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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怒江醒来

如果你不是被叫醒
而是被惊吓而醒

说明你已经到了怒江

我知道你已经手忙脚乱
脚底板上的涌泉穴
开始沸腾，火苗上升

怒江点燃了你身上的油
遥远的女人看见了你

你看见了思想
从火焰中喷出香味

你急忙在天空的缝隙中写下：
从现在起，我是一尾骄傲的鱼
从现在起，我有了雄鹰的高度？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你非常想安静下来，安静下来
逼迫自己想出一句诗来

可你说不出话来，你不会说话
在怒江面前，你比一只蚂蚁还小

你刚出生 ，听见和听不见
看见和看不见
想或者不会想

你都会害怕，非常地怕
因为你的出生，不在这里

除非把蚂蚁泡成酒

请诗人带上怒江的水

灰尘绕过了你的影子
是因为你看见了怒江里的水

阳光落下来
是因为看见了怒江里的水

月亮跑出来
是因为看见了怒江里的水

雄鹰高高在上，是因为
嘴里叼着怒江里的水
哦，我的诗人，请带上

怒江里的水
你就可以进山了

藤蔓缠绕，你的魂还在
狐狸妖娆，你的魂还在
乌鸦盘旋，你的魂还在

民间方言的弦外之音

如果你的灵魂在树上
风会带她回来，在石头上

风会带她回来
在怒江的水里，风会带她回来

在别人的口袋里
风会撕破你的脸皮

在泥土深处，风会让她安息

当我写下：一片叶子
遮住了一条江

就听见老百姓在唱：
阳光是会转弯的

莫让灰尘弄瞎了你的眼

守住一条江的方式

在盛夏，提了一桶怒江里的水
放在枕边

又提了一桶，放在冬天的夜晚

离江最近的姑娘
做了谁的新娘

有种就做一回怒江男人
不怕刀山火海

能踩下一座山。守住一条江

梦见

站在远处的我，看见你在燃烧
立即拨打119，110，120

（那个年代，一切信息靠邮票）

深夜的火光，热辣辣地翻滚
烫伤了狗和狗的眼睛

江里的水扑面而来，扑面而来
淹没了蚂蚁附近的洞穴

我的激素。我醒来

我哭了，我不害羞
在怒江面前，我还是婴儿

水的态度，就是大地的态度
无论你站得多高

你的舌头始终在水里
这是一条江与另一条江的秘密

炊烟是游子温暖的记忆，浪漫、温
馨且又轻盈。

无论是旭日初升的早晨，还是落霞
满天的傍晚，炊烟总是袅娜成一帧图
画，定格为绝妙风景。多少年来，我一直
生活在炊烟的梦里。

打开尘封的岁月，也就打开了贮存
的乡愁对于游子的记忆。每日里，当炊
烟从老家的屋顶升起，生活也就从炊烟
婀娜的舞姿中沸腾。有时，她会同早春
的晨雾，飘逸成村中那一抹迷人的轻
盈；有时，她携手乡村的柔风，温馨成山
间那一幅妙曼的写意。

雨晴晨昏，岁岁年年，炊烟始终
保持传统的姿势，坚守不变的追求，
不只轻扬于土屋瓦舍，存活于唐诗宋
词，更是我们保卫乡愁不可或缺的重
要载体。

炊烟弥散着乡村朴实的味道，输送

着酽酽的母爱，传达的不仅仅是对于父
母、对于亲人和朋友的感恩和铭记，更
是对于家、对于乡村、对于大地的依赖
和眷恋。

炊烟是乡村的标识，炊烟是乡村的
名片。她不是酒，却有酒的醇香；她不是
茶，却赛过茶的意韵。

父亲说，炊烟是大地对蓝天的诱
惑。云一般的舒展，水一样的轻柔，她带
给我们的不仅是生活的快乐，也是诗意
的享受和浪漫的追寻。

母亲说，炊烟是庄稼人最最平常
的期待，只要有家的地方就有温暖的
气息。春夏秋冬，生动的不仅是乡村平
平淡淡的生活，更是锅碗瓢盆演绎的
真谛。

炊烟，是记忆的长绳，一头系在乡
村、一头挽住游子，不论你走多远，也走
不出炊烟那份暖暖的情意。

一眼深深的古井，装满了甜甜的
回忆。爬满皱纹的井栏，留下了沧桑的
印记。

方也好，圆也罢，自古以来，老井就
以一种亘古不变的情怀为当代的乡村
坚守着哪怕是最后一方淡淡的乡愁。

是啊，乡村的老井一头承载过
去，一头连接未来，根连着大地，心系
着乡亲。在日复一日的乡村生活中，
老井发挥着巨大作用。打水做饭，洗
菜浣衣，人们以井为中心，聚在这里，
早也好、暮也罢，遇到打声招呼，临走
说声告别，笑意写在脸上，欢乐洒满
井里。乡村人的生活虽然简单，但不
乏真情和乐趣。

老井用甘甜滋养乡亲，用澄澈映照
人心。她让乡邻更加懂得珍惜和维护来
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她提供的不仅是生

命的源泉，更是净化心灵的良方。一担
一担的井水，既能洗涤肮脏、清除污秽，
也能把李家的嘴短洗成张家的理长，把
生活的磕磕碰碰疙疙瘩瘩洗成一村的
和和睦睦欢欢喜喜。

老井的水，望一眼就魂牵梦萦；老
井的水，尝一口就甜透心窝。清晨的老
井，挑走的是一担担朝霞和喜悦；傍晚
的老井，荡漾的是一片片祥和与安宁。

在我刚接触文学的时候，就是村中
的这口老井，给予我许多的情思和遐
想。面对斑驳的老井，面对老井周围的
一块块青石和熟悉的环境，我的眼前，
历史的沧桑就会浮现，过去的情景就会
重演。老井是我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
也是乡村深处的精神家园。是你，用无
声诠释大爱的真谛，用不竭展示无穷的
魅力。

驾一犁春耕的农具，在烟雨的乡
村，耕作大地，书写人生。

一直以来，我把犁铧当作乡村的诗
笔，把大地视为诗人的信笺，让飞扬的
遐想驰骋乡村，把青春的梦想种进深深
的土壤。

年复一年，我们的祖先早已磨亮了
犁铧的光芒，磨亮了心头的渴望。谁也
说不清犁铧耕耘了多少土地，穿越了多
少时光。在乡村，在农舍，在破旧的瓦
房，只要看到犁铧的影子，我的思想就
会掀起波浪，我的情感就会热泪盈眶。

犁铧被高原留住脚步，犁铧被春天
挽住臂膀，犁铧的命运交给了乡村，也
交给了岁月，交给了大地。

每年初春，犁铧被请出农家的小
院。山间、地头、田野，犁铧在老牛的拉
动下惊醒了大地的冬眠。一丘一丘的
田地，一片一片的泥花，全都绽放生命
的花瓣，在三月的乡村，呈现于阳春的
季节。

泥土的清新不只诱惑眼睛，也诱
惑乡村和老牛的喘息。犁铧耕作太阳，
犁铧也耕作月亮，犁铧还耕作农家的
诗行。

深深犁痕，记录着乡亲的喜悦；道
道犁沟，涌动着春天的波浪。跟在季节
的背后，按响乡村的门铃，我们随着犁
铧、赶着老牛，把春天种在心上，把希望
交给远方。

当大地褪去厚重的寒衣，其实乡村
的燕子早已飞临。

春天是燕子衔回的季节，被燕子衔
回的春天是一幅涌动着生命气息的瑰
丽画卷。

乍暖还寒的时候，是燕子第一个向
乡村泄密春天即将到来的讯息。正是因
了燕子的缘故，人们才不再迷茫，乡村
才不再沉睡，憧憬才开始发芽。

一夜间，沿着燕子飞来的方向，春
天就到了。燕过时，春天的脚步就来到
了滇中的大地。

当云朵擦亮了蓝天，当日历更换了
版面，乡村便从燕子的伴唱中闪亮登
场。一时间，乡村握手春风，种子联手季
节，锄头昂首蓝天，一场春天的盛大演

出就此隆重上演。
一只只、一对对、一群群，乡村的燕

子就像早春的天使，或栖身于梁间的新
巢，或吟唱于农家的小院，或飞舞于碧
蓝的天空，让乡村的春天充满别样的风
情。那叽叽喳喳的音符，是乡村最最动
听的乐曲；那轻轻盈盈的身姿，是乡村
最最娇美的看点。

南北西东，穿梭的是忙碌身影；雨
晴晨昏，呢喃的是无限深情。九天之上，
你用羽翅剪出诗行；大地之间，你用忙
碌谱写乐章。

燕子，总会让我们站在春天的门
槛，辞旧迎新，放飞希望，总会让我们展
开对于乡村、对于未来、对于美好不懈
追求的翅膀。

从来不知疲倦，一如我的母亲，硬
是让生活的重担压弯了青春的岁月。

如今，这些光滑油亮的扁担，像过
度疲倦的母亲，静静地守望乡村收获的
季节。

扁担是庄稼人最最亲密的朋友，也
是乡村最最简单的符号。她挑过乡村的
风风雨雨，也挑过农家人的欢欢喜喜。

一根扁担，就是一个故事；一个故
事，总以扁担开篇。

“一”字模样的扁担，取材于竹子
或者木头，方便、耐用，且坚实、可靠，
就像庄稼人的性格。她从不畏惧酷暑
严冬，也从不退缩困苦艰难，再重的
担子也压不垮她挺直的脊梁，再长的
山路也吓不倒她坚韧的身姿。她懂得
自身的使命和特殊的价值，尽管沉重
的负荷苍老了她的容颜，淋漓的汗水
浸透了她的时光，但厚实、忠诚的扁

担，依然负重前行，把贫穷挑出家门，
把福祉挑进乡村。

乡村的扁担，总与汗水有关，总与
农人有关。一根油亮油亮的扁担，透出
的不仅是岁月的尘烟和乡村生活的细
节，更是一段段、一曲曲感人肺腑、催人
奋进的诗篇。

扁担呀扁担，就是这根千年不变
的扁担，根扎于乡村，情系于田园，虽
然有过沉重、迷惘，但也充满画意和
诗情。她一头挑过寒酸的过往和艰
辛，一头挑过古代诗人笔下的浪漫和
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还一头挑
起当今人们的幸福和建设美丽乡村
的构想。

回首曾经，我们是否也该感谢扁
担，感谢那些像扁担一样为了美好追求
和美好未来无私奉献的先辈以及许许
多多的人们。

积满了岁月的风尘，那盏苍老的马
灯，立于时间的背后，静静地等待主人
的归来。

抚摸马灯，就像抚摸过去，抚摸一
种温暖和感动。虽然她已陈旧、锈蚀，
像谢幕的演员，再也听不到台下热烈
的掌声。

然而，就是这盏马灯，曾经照亮了
那段生活，照亮了那段历史，是她，用光
明引领乡村和人们走出黑暗、走出苦
难、走向明天。

多少长夜，是她给予人们希望；多
少曲折，是她陪伴人们前行。她照亮过
乡村，照亮过日子，也照亮过阴阴晴晴
的岁月和磕磕碰碰的家常。

当阴风怒号之夜，当连日抢收之
季，当人们夜行之时，谁没有借助她的

光亮，把黑暗抛向深渊，把丰收请进村
里，把平安带回家中？

忽明忽暗，不灭的是心头的信念；
时隐时现，执着的是前行的动力。

马灯的光是一团火，她温暖了人心
并点燃了希望；马灯的光是一种爱，她
传达了鼓舞和输送了力量。

一直以来，我都不曾遗弃马灯，就
像不能遗弃曾经为了我们而纷纷消逝
的背影。我们可以刷新过时的版面，添
加新潮的内容，但不能删除马灯以及像
马灯那样的精神，我们只有把马灯的光
芒融入今天的潮流，才能让我们越走越
宽广，越走越自信，越过越火红。

马灯永远不会熄灭，她跳动的光
芒不仅照亮过去，也将照亮现在，照
亮未来。

北京的雪去年出奇地来得早，使
大家一夜醒来直接挺进冬天。

朦胧中听到对面宿舍喜哥的一声大
喊，我开始意识到冷，恋着被窝不想起来。
喜哥“哎呀”了一声，我疑心：是不是下雪
了？可是，此前怎么没有任何征兆呢？

窗外的雪正起劲地下着，他们“却
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
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这是
鲁迅先生笔下的朔方的雪。今天，依然
如粉，如沙。可却是撒在了屋上，地上，
绿叶上，青草地上。蓬勃奋飞的沙雪旋
转升腾，纵然是阴天，但却有闪烁的余
光。一阵笔走龙蛇后，拥入了绿叶与青草
的怀抱。快雪突临，绿叶与青草失却了往
日的优雅与镇定。这奇白的雪——雨的
精魂，曾经梦寐以求的物华，是祖辈传
说里的妙玉，是黄叶、光枝与枯草同仁
们的甘露，是万物复苏的启迪，是春雨
的前站……今天，他们穿越时空的隧
道，谋面于北国的绿的世界。

与李炜兄步入漫天雪飞的绿的世
界，不，应当是白的世界，冷的冬天不是
主题，而是绿与白的交融。间或，绿的枝
枝失去了镇静，“吱呀”一声，抱着雪团
坠到地上，碰触所及的积雪扬扬直下，
就更如粉如沙了，失去了优柔飘逸的美
姿，但更具北国精灵的直率与豪迈。

“孩子们垒起雪人了”，博士楼的大
人们对着远处的本科生谈论着，露出艳
羡的神情，有人终于抑制不住汹涌的情
潮，高声朗读道：“北国风光，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同班的三猫也倚着身子
对我说，该是作诗的时候了，并吟道：

“品园楼外梨花俏，书生网上论前朝。一
夜快雪抚凸凹，明君盛世何足道？”

博士们终于返璞归真了，笑容犹
如快雪般，抚平了大家心灵上过去的
凸凹，看着雪仗中女生们凌乱的身形
与灿烂的笑容，我相信，他们今后或许
还有不同的凸凹，但终将都会被同样
的快雪为之抚平。

李炜兄不失时机按下了快门，记
录了此刻的快雪、快人、快事与快景，
当然，还有我们与之在人生长河中短
暂快存的倩影。我对他说，留此存照，
就是历史中的一个记忆，后人必将会
忆着我们，李炜兄对此存疑。希望我的
这些文字能印证我的预言。

在我的第二故乡，昆明，也有快雪
眷顾的。然而，她却是出奇稀有，稀有
得让人们忘却了她，与她相会只有在
梦中了。当春城的快雪与这个城市相
拥后，失去镇静的不仅仅是这个城市
的绿叶碧草，而是全城的市民了，突来
的快雪大可让人们不去上班，沉浸在
这短暂却又无边的美感中。春城的快

雪与北京的快雪一样，带给人们以愉
悦与释放，但他的快不在于时间，而在
于稀有，几年之中，未见飞雪应是常
事，只有到酷寒酷寒的冬日，才不经意
间与人相遇，为四季如春的昆明带来
冬的气息。或许，春城悠闲轻缓的生活
节奏，为人们带来的更多的是暖情蜜
意，心灵上的情感凸凹不很分明，所以
只需几年一次的快雪足矣。

2002年甫临春城，记忆中有过两
次快雪。2002年的那次没有留下太多
印象，由于老家之雪并非少见，也以为
昆明下雪是常有的事，并不稀罕。当感
受到她的弥足珍贵时，那次快雪已离
我远去。第二次是较为深刻的一次，那
是2007年的2月1日，临近年关，我正
在云南大学的斗室习书，忽然，窗外的
物事朦胧了我的视线，原来是快雪骤
降，细细的飞雪像鹅绒般点缀了春城
的世界，雪虽不大，然而，终于有雪的
韵味了。这倏忽的绒雪拉长了思索的
视线，我即兴吟道：窗外，一种迷离的
飞絮，勾引着我的视线，把我思索的魂
灵与古今的旧人新人对接。那是学者
的灵魂，借时空的穿透，托寄亘古弥新
的哲理于某处，在漫天雪飞的今天，巧
架于我的灵穹，那是情人的双眸，厚重
的历史无法承载的深意，谁也不愿传
说的情孽……睡梦中的春城疑似改变
了的故乡，那是北方的叠雪大如盖，牵
着我对古人诗意的憧憬，与北边师弟
妹的叨念，嫁接了西南、东北和中北的
距离，告诉我，他们曾在，并正在雪的
世界里，与今天我的魂灵，在春城的上
空缠绕，抛撒出惬意的梨花，与妩媚的
柳絮，争骚于角落的昆明。告诉自己，
这里有着同样的别处的天空，为心灵
的皈依，厚加一个沉甸甸的理由。

故乡莲花的雪，依然是快雪，她既
不是北京的快雪，也不是昆明的快雪。
她没有北京快雪的如此之早、如此之
快，也没有昆明快雪的如此之稀罕、如
此之珍贵——因为她更多的是符号象
征性的意义。故乡的雪是常见的，每年
是必有的，但需要耐心等待，必得在酷
冷寒冬降临不可，犹如鲁迅在《故乡》中描
写的那样：“于是我又很盼望下雪……”
因为下雪了才可以去捉鸟雀。

故乡的雪大抵也是这样，须慢慢
而又充满希望地等待，快雪必至。小时
候，房屋后面就是田地，收割后的稻田
平整如镜，快雪总在晚上而至，醒来
后，听到父亲喊了一声“下雪了”，必一

“咕噜”跳将起来，直冲后屋田野。雪足
足有两尺深，一阵闹腾后，滚雪球才是
大事。小孩们各自从小拳头般的雪球
滚起，这可是能力活儿，谁滚得快滚得

大，其他小孩将无条件放弃自己的事
业，或者跑来一起滚，或者把自己的作
品贡献出来，合多为一，成为其中的一
分子。平整的田地是天然的滚场，当小
孩们在雪球的映衬下个子显得越来越
小时，大孩子们神灵活现地上阵了，他
们一两个人的力量往往使小孩们惊异
不已，恨不得自己一夜长成巨人，我那
时最希望自己能成为大力士，一人可
滚动巨大的雪球。读书以后，稍大些，
又希望能够成为轻功高强的侠士，在
雪花堆积晶莹透亮的枝梢上跳跃前
行，赢得少女们的注目。

雪球有了几个大人般的体形后，
更大些的青年们上阵了，长木短棍齐
用，推动雪球的迅速成长，当小孩子们
看到地上的雪急剧减少时，大青年们
已全部站在雪球上，庆祝伟大作品的
诞生了。

饭后，雪球已被小孩抛诸脑后，雪
村里成了长板凳与短板凳的天下。我
们小村（神泉乡大湾村文岭组）有上文
岭下文岭之分，顾名思义，地形肯定不
平，上文岭与下文岭之间有块狭长的
山坡，其上有小径供通行。快雪降后，
山坡被抚平，小孩把板凳倒放，四脚朝
天，然后一屁股坐上，两脚朝后一蹬，
小板凳载着人便呼啸而下，瞬间，山坡
上的小板船川流不息，与今天的国际
滑雪赛事无二。我家房屋就位于山坡
下，一滑就可到厅堂前，往往一不留
神，刹车不住，连凳带雪直冲到厅堂里
屋，免不了大人的一顿笑骂。不过，小
孩也是有功劳的，滑雪过后，板凳面洗
刷得雪白雪白，省得大人去洗了。

读书后，碰上快雪，老师马上停
课，带着我们上山打雪仗，记得在永新
师范的东华岭上，我们登上东华关，放
眼禾水河，纵情于快雪遍野的青春岁
月中。在我师范毕业为人之师后，延续
了这种传统，神泉中学的周山之巅，曾
见证了我与学生们玩雪的笑脸。面对
重岭之上的皑皑白雪，我虽失意困顿
与迷惑，但快雪予我的欣悦无限。雪仗
之后，乘兴吟道：“峰峦叠嶂溢飞雪，千
山静谧万径灭。夜寻百度傲霜梅，平明
忽现数点红。”

故乡的雪是从娘胎出来就浸染我
肌肤与灵魂的雪，她带来的愉悦是与
生命呼吸相济的，是我梦中千百度萦
绕不息的心中的雪。唯有她，我才不会
失却童真；唯有她，我才不会失却快
乐；唯有她，我才不会失却憧憬；唯有
她，我才不会失却进取；唯有她，我才
不会失却爱心；唯有她，我才会把故土
的、昆明的、北京的乃至全天下的雪，
当作永远的心中的快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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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辜负初夏的阳光，我们去探访
石龙坝水电站，这是一座建站历史超过
百年，到了今天还在运行的中国历史上
的第一座水电站。

自滚龙坝拦河闸到石龙坝发电站，
两公里长的石渠如石龙锁住了螳螂川的
豪迈，卧龙吸虹，为阳光明媚层林叠翠的
卧龙山腰镶嵌了一条水蓝色宝石腰带，
尽显石龙坝建设者为这一条石渠冠名石
龙的胸襟和气概。

在接近一车间的石龙渠边，走过来
一位工人模样的老人。打开话匣子，过去
又回来，就知道了老人姓李，彝族，虚岁
80，在水电站已退休 25年。知道我们是
专程来水电站参观，老人如主人般热情
起来，告诉我们，面前的一车间就是那台
德国造发电机组一直工作的地方。

在我们偏远的云南，曾经有一批胆
识过人的民族资本家，成功投资建设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电站，还成功地运
行了 100多年，这里就是一座活着的水
电博物馆。

昆明本无海，五百里滇池在昆明人
心中有了大海的风范，故昆明人将滇池
通向大海的唯一通道叫成了海口。滇池
海口泄洪大坝的流水永不枯竭，泄入螳
螂川后被滚龙坝拦河闸分流，水速湍急
奔向蓄势待发的石龙坝发电厂四个车间
的四个发电机机组，然后才平息了流速
通过泄洪道重新归入螳螂川，然后奔向
大江大海，永无折返。

诞生在螳螂川口那一座始建于清朝
末年、历经了百余年历史变幻的耀龙电
灯公司石龙坝发电厂的德国造西门子发
电机，生命力伴着百年石龙。百年过去，
石龙坝水电站至今依旧顽强运行着，在
历史的长河中坚守着使命，初衷不改。

老人在飞来池面前，将飞来池的故
事讲给我听。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飞机曾
先后四次轰炸石龙坝水电站，但未能伤
其皮毛，距一车间仅20米的那一枚威力
巨大的燃烧弹，入地五米，却没能爆炸，
无可奈何地成为了后人对飞来池的一段
笑谈。

老人的父亲早年是玉溪峨山人，自
幼跟师学艺，是一个好石匠。石龙坝电站
二期扩建时，李石匠的好手艺被当年修
电站的老主任看中，他被当作民工招来
工地参加修水渠。

滚龙坝那地方本来无坝，滚龙的名
字取得有大气势。水电人筑一座石坝降
住龙首，擒滚龙过石渠跌进机房，中流击
水携机组歌舞百年，圆了云岭民族精英
们的华夏水电梦。

水渠修好，老主任舍不得李石匠，留
下李石匠在电站当了一名发电工。次年
又动员李石匠利用春节回老家探亲的机

会，把家里的老婆、孩子以及老人一并接
来了石龙坝。李石匠被说动，收假时，李
石匠果然由堂家兄弟赶一架双辕马车把
全家人都带来了。马车起早贪黑跑了两
个整天才来到了石龙坝，车上载着李石
匠的老母亲、老婆、5岁的长子李师傅和
两个妹妹。

一家人被安顿在厂旁边村子的民
房，隔年又搬进了电站大门附近的干打
垒房子里。后来，李师傅在那座用电站资
本家留下的房子建成的石龙坝小学上完
了小学，在海口中学上完了初中，到昆明
电力学校读完了汽机专业，最后被分配
到普坪火电厂工作，与他同学时相恋的
妻子则去了吕合火电厂。

李家人与百年石龙坝结下的是一份
百年之缘，如今，李师傅的儿子小李仍然
还在石龙坝电站上班。李师傅诉说着这
些陈年往事，不觉间就流露出与百年石
龙坝电站唇齿相依的眷恋，神情中仿佛
被牵回了那些遥远的岁月。

要离开时，我们眼睛里能够看到的
活着的文物似乎已经会开口说话，一组
百年石龙群雕就如此时电站花园里的那
一组群雕一样立体鲜活。石龙坝水电站
一车间里那一组比百岁老人还要苍老的
发电机依然在轰鸣，水流撞击涡轮累计
的发电量难计其数，机组仍在用它的百
年年轮继续向世人证明：于中国的水电
史，石龙坝的历史价值已经远远大于它
的经济价值，不息的涡轮轰鸣声，对中国
水电百年历史是一种讲述，是一种见证，
更是一种延绵和继承。

回头再看，曾为滇池的污染而背上
骂名的螳螂川，从悠悠变清的水体和两
岸茁壮的庄稼里，我们可以猜想滇池正
在经历一场巨大的环保治理过程。螳螂
川借滇池出名还靠滇池水年年滋润了两
岸田禾与生灵，年年为滚龙坝充盈着水
流能量，为石龙坝发电站的一群发电机
组送去百年欢歌的激情。

站在百年石龙坝的历史画卷面前，我
们感慨万千：百年石龙坝，那一群昆明历
史上敢为天下先的先驱们，有意无意间却
为中华民族铸造了第一座水电里程碑！

驱车归途，斜阳西下，吸引游人无数
的海口彩虹大道正披着金色衣裳在游人
们面前妩媚摆酷，华丽的路灯已经调出
在夜幕下渲染星空的色彩。

车子经过西山睡美人时，充满现代
气息还承载着几代人梦想的春城昆明已
经华灯初放，那一条浸染着历史沧桑的
雨雪风霜、在五百里滇池的神经末端卧
薪尝胆还喝下一池华夏民族工业苦辣辛
酸的百年石龙，依旧把百年间一个民族
的梦想汇入信念的缆线，照亮大好河山、
广厦千万，托起中华辉煌又一个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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